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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1985 年，孟建民（右）与老师齐康在香港合影

“近些年研学旅游发展非常迅速，但面向的群
体几乎是中小学生，包括学龄前儿童，很少有面向
大学生的。是大学生没有研学旅游的需求吗？2014
年日韩的研学旅游（修学旅游）数据显示，大学生研
学旅游的比例非常高。我的团队也做过国内西部大
学生的调研，结果显示他们研学旅游的意愿非常强
烈。”

近日，在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海淀区研学旅游专
题研讨会上，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王忠君如是说。
王忠君对北京市海淀区研学旅游开展经验与“海淀
模式”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海淀区的研学旅游在
对接“需求侧”中的大学生群体上，有很大的拓展空
间。譬如对拥有创业梦想、对创业有兴趣的大学生，
可以开展创业之旅；针对有就业指导需求的大学
生，可以开展就业课堂、就业环境参观、与 HR 面对

面、企业实习的就业之旅。
2016 年初，北京市海淀区被国家文化和旅游

部首批认定为全国研学旅游目的地，拥有非常可观
的旅游资源———驻有中央、市属及区属科研单位
219 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65 个、国家技术研究和
技术工程中心 50 个、大专院校 74 所、高新技术与
创新型企业 3 万多家。

当旅游从传统旅游走向文化旅游后，旅游目的
地就不仅是传统景区，而是博物馆、科研单位等具
有教育功能的场所了。

科学国际旅行社是中科院行政管理局所属的
国际旅行社，近些年依靠中科院的科研资源开发了
多条研学旅游线路，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
理秦鸣在研讨会上说，其旅行社设计的研学旅游产
品，虽然与传统的旅游景点有重合，但更多的是区

别，研学旅游的目的地包括野外台站、科研场所、重
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仪器基地等。这些文化、科研
单位，用研学旅游的眼光看，就是一个个“休眠”且

“待开发”的旅游景点。
但同时，文化、科研单位转型为“景点”时也有诸

多不适应，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刘雅以国家典籍博
物馆为例，分析了文化单位在开展文化旅游方面的优
劣势，宏富馆藏背后是馆员接待能力、馆舍开放空间、
研学课程开发等等非常细致的支撑问题。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扬说，今年暑期她
去博物馆调研研学旅游时，听到更多的是作为供给
方的博物馆人的困扰，“他们困扰的不是客源太少，
而是客源太多，甚至影响了正常的参观秩序”。而从
专业角度看，作为研学旅游的博物馆的黏度又不
佳，一年之中很少会有参观者再次、多次到访。“如

何在有限的空间内持续输出研学旅游景点的服务
和产品值得深入思考。”张扬说。

作为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桥梁，秦鸣认为做研学
旅游比传统旅游更辛苦，过去更多的工作是“招生”
———找到用户，现在服务需要“前探”，跟供给方的
对接，“文化、科研单位，拥有大量的资源，但要真正
开发成旅游资源，需要针对用户需求，由旅行社与
供给方一同挖掘题材，设计课程”。

在研讨会上，供给方、需求方代表以及旅游专
家学者就研学旅游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策略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次研讨会是“文旅·融合·创
新———首届海淀区研学旅游季”系列活动的第四项
主题活动，也是最后一站。该系列活动旨在整合海
淀区研学旅游资源，推介优质研学游服务，推广海
淀研学活动品牌。

当科研单位成为研学旅游的“供给侧”
本报记者李芸

两次高考，只为追寻建筑梦想
孟建民

院士忆高考
本报与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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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民

1977 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当收到淮南
煤炭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虽为自己考上
大学而高兴，却没有发自心底的兴奋。因为我
清楚地知道，这并非我热爱的专业。于是我下
定决心，1978 年再战高考。这一次，心仪的南京
工学院建筑系终于向我敞开了怀抱。在那里，
我一头扎进了建筑的海洋。

一转眼，40 年过去。我很幸运，当年恢复高
考的政策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同时也很庆
幸，当年坚定地遵从内心的选择，让自己能够
与建筑结下一辈子的缘分。

早已埋下学建筑的种子

我 1958 年出生于江苏徐州。
我父母以前都是机关干部，平日鲜有和美

术打交道，但不知为何，我却对绘画产生了浓
厚兴趣。打我记事起，大约 4 岁，父母就对我有

“喜欢画画”的评价。此后，无论是在学校还是
在工厂，绘画专长让我肩负起了出宣传画、黑
板报的任务。

我自小喜欢画画，又偏爱数学，而这恰巧
都是学好建筑设计的基础。人生犹如一部小
说，从小的爱好竟然为我日后的高考选择预留
了一个伏笔。

还记得我小学上到二三年级时，“文革”就
开始了，此后几年，学校和社会都处于一片混
乱状态。那时的我们就像一群没人管的野孩
子，整天赶鸭子、放羊，到处玩，基本上没学什
么东西。

到了 1972 年，我在上初中，邓小平同志“复
出”主持工作，强调教育要走回正轨，我们这才
又回到学校，真正学到了一些知识。

高中时期我就读于徐州一中。当时我的家
住在徐州设计院的宿舍，左邻右舍都是建筑师
和工程师，从他们身上我开始了解到建筑为何
物。有一次去邻居家串门，我无意中翻到了南
京工学院校园的画页，随即被那优美的校园环
境与建筑深深地吸引。其中最为打动我的是建
筑学家杨廷宝先生的建筑水彩画。从那一刻
起，我心中便萌发了要学习建筑的想法，南京
工学院也成为了我理想中的大学。

可是不料，这个梦才刚开始做，就破灭了。
高中毕业后，按当时的政策，一个家庭如果有
两个孩子，其中一个一定要上山下乡，另外一
个可以选择留城就业。我们一家兄弟仨，哥哥
参军后在新疆牺牲了，就剩下我和弟弟。家里
顺应了当时的形势政策让我留城就业，由此，
我高中毕业在家待业半年多之后，便进入徐州
液压件厂，成为一名学徒工。

那时，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读书学习
的整体氛围都不强，大家都觉得只要你能正常
上学、毕业、找到工作就行了，也没有其他的发
展路径和希望。但在工厂工作时，我始终还是
怀着一个大学梦。

皇天不负有心人，进厂不到 2 年，便传来
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车间里的“解题大道”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从母亲的单位———徐州
面粉厂的大喇叭里传出来的。

那时候因为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徐州各个
单位都在搭建自己的防震棚，我们一家也搬到
了徐州面粉厂。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整个社会都变得
很兴奋，有一种春天来了的感觉，我也立刻决定
要去考大学。厂里凡是过去学习有点底子的年轻
人，皆跃跃欲试，开始参加一些复习班。那段时
间，常听说厂里一些年轻人身体不好请病假，后
来才知道他们是请假复习备战高考。我一贯老
实，对这个“套路”全然不知，加班与倒班一样没
落下，只能利用闲暇时间复习。

有一个场景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当年我在
厂里是开磨床的，每到休息时间，我就在车间
的水泥地上用粉笔解题，数学、物理、化学，什
么题都写，尤其喜欢攻克数学难题。所以，车间
的地上总是布满了我的解题笔迹，工友们经常
在我的“解题大道”上走来走去。

在我们厂里，我的学习成绩还算是比较突出
的，所以会经常辅导工友，帮他们补习。后来我顺
利考上了大学，可见老实人有老实人的福气。

我的福气也表现在当时遇到了很多好老
师。自从决定参加高考，我就在徐州到处找名
师，像我这样主动去找老师的人并不多。当时
徐州有一位很有名的数学老师———李嘉俊老
师，我登门拜访时没有带烟带酒，只是跟他说
我喜欢数学，我想考大学。可能李老师被我的
真诚感动了，就给我一对一补习，布置练习题，
带着我一起解题。同时还有一位女老师，一对
一地帮我补习英语。另外，还要感谢苏意如、林
英和李淑娟等多位老师，他们在我高中求学过
程中给予了莫大的帮助，为我的高考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那时，我还参加过各种数学、化学、物理的
复习班。就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复习。1977 年冬
天，我第一次踏进了高考的考场。

当时所在的考场位于徐州四中，大家成群
结队参加高考，考了两天。每门考试一结束，我
们就兴致勃勃地聚在一起对题。第一次高考，我
的语文考得很顺利。还记得，当年的作文题目设
定为描写自己身边的一个人。我写了当时的一
位工友，讲述他积极的工作态度和个人特点。

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对于考得怎样，大家
心里都没底。我当时就想，这次先来试试，不行
第二年再考。所以，直到接到淮南煤炭学院的录
取通知书，我才知道自己考得不错，那篇作文还
成了当年复习高考的范文。

两次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接到淮南煤炭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
为自己考上了大学而高兴，却并没有发自心底
的兴奋。我了解到这所学校里没有我向往的专
业。这是因为当年高考并没有报志愿的环节，而
是直接根据分数来分配学校。

那时候的我一门心思要学建筑学，于是选
择放弃入学，继续复习。当我 1978 年第二次从
高考考场走出来的时候，心里有了底，知道自
己这次一定能考上。报志愿的时候，我在第一
志愿栏里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南京工学院
建筑系。

当南京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厂里后，
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那时了解建筑专业的人
并不多，一些工友对我的选择十分不解，甚至
有人还取笑我考了个“泥瓦匠”专业。现在看
来，我很庆幸坚持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专业
道路。

终于考上了心仪的学校和专业，我对未来
满怀憧憬。我父亲一直比较支持我去考理想的
大学，我母亲虽然希望我能留在徐州，但看我这
么高兴，也并未阻拦。

南京工学院，即现在的东南大学，是中国现

代建筑学学科的发源地之一，大师云集。中国
近现代的“建筑四杰”———梁思成、杨廷宝、刘敦
桢、童寯，后三位都曾在这里任教。尤其是杨廷
宝先生，他是我崇拜的建筑学家，是近现代建筑
设计开拓者之一，与梁思成并称“南杨北梁”。

就这样，带着对建筑学的钟爱、对大学校园
的向往和对大师的崇拜，我踏上了求学的旅程。

当时与我结伴同行的两人，一位是我的初
中同学李实，他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另
一位是与我一同考入南京工学院的黄醇。我们
仨背着铺盖卷和脸盆等日常用品，坐了将近 10
个小时的火车才抵达南京，那是我第一次为了
求学离开故乡徐州。

大学校园令我大开眼界

入校后我认识的第一个同学叫邱育章，他
是当年福建省的高考状元。我们一前一后走进
宿舍，他放下行李后第一件事就是从背包里拿
出一把小提琴，当场就给我拉了一段。我当时
就被镇住了，心里想：“来读大学的人真厉害！”

让我惊叹的却远不止邱育章一人。有一个
同学叫何兼，入学时才 15 岁，是我们宿舍 8 个
人当中年纪最小的，初入学时俨然还是一副孩
子的模样。虽说年纪小，却是个数学高才生。我
高中时数学成绩很好，还是数学课代表，对数学
一直很自信。结果面对何兼出的几道数学题我

竟然看都看不懂。大学求学的过程中我慢慢发
现，整个校园里有文艺、数学、体育、播音等特长
的人比比皆是，让我一下子开了眼界。

我入学时，正是“文革”后秩序初复之际，
老师们都特别积极，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知识
都传授给学生。我们班是由两个小班合并起来
的，一共 56 人，其中 50 个男生，6 个女生。每位
老师都是手把手地教学生，较着劲地比看谁教
得好，我们也铆足干劲地学习，校园里充满着
琅琅的读书声。由于当时教室空间有限，到图
书馆和公共教室抢座位，成为校园里一道特殊
的风景。

大学期间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是第一次放假回家，我挑了一担子书和学习
资料准备假期在家里复习。结果是怎么挑回去
的，又怎么挑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放假时拿
几本书就够了，根本没有看那么多书的时间。

进校前我就仰慕杨廷宝先生的大名，进校
后又了解了几位名师大家，如刘敦桢先生、童
寯先生和李剑晨先生等。本科毕业后，我有幸
考取了杨廷宝先生的研究生。杨老先生有一句
名言：处处留心皆学问。他无论去哪里都随身
带一把钢卷尺、一个记事本，随时随地丈量记
录，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因为建筑与人的生
活息息相关，建筑师一定要善于观察、勤于学
习，把握好细节。后来杨先生因病住院，我去陪
护。那段时间里，我与先生有了更加深入的交
流，向他讨教了很多专业知识和经验，这些教
诲让我受益终身。

随后，我师从第二代建筑大师齐康先生，完
成了由硕士到博士的学业。齐先生很有战略眼
光，他曾说过一句话：“不研究城市的建筑师不
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师。”强调建筑师的眼光不应
仅局限在建筑单体本身，而应站在城市的宏观
角度来考虑建筑问题。这个观点对我后来的学
习与职业发展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为了扩大学生视野，增加实践经验，齐先生
经常带着我们外出调研，参加会议，辅助设计创
作。在齐先生的带领下，我参与设计了国内多个
重要的文化建筑，包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南京
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等，
这都为我以后的建筑工作积累了重要经验。

回想 40 年前参加高考的我们这一代人，都
没什么功利心，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发自内心
的热爱，是一种激情和热情的释放。我们这一代
人经历了“文革”，后来有幸能够步入大学的殿
堂，就业时又恰逢国家对人才需求旺盛的社会
背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基于时代的机遇。虽
说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一些困难和艰辛，但心
中明确奋斗目标，不轻言放弃，坚持下去，必将
得到回报。这也是那个时代在我们性格里留下
的烙印。 （本报记者朱汉斌、张文静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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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

1977 年、1978 年参加高考，1978 年考
入南京工学院 （现为东南大学） 建筑系。
1990 年获该校博士学位。现任深圳市建筑
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建筑
师。主持设计了渡江战役纪念馆、玉树地
震遗址纪念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工程
项目 200 余项，获得各类专业奖项 80 余
项。担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项目“目
标和效果导向的绿色建筑设计新方法及
工具”的项目负责人。出版《本原设计》《新
医疗建筑的创作与实践》 等多部论著，总
结提出“本原设计”理论，其倡导的“全方
位人文关怀”理念和“三全方法论”为工程
实践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系统方法与
路径。先后被授予“全国建筑设计大师”称
号、梁思成建筑奖、光华龙腾
奖中国设计贡献奖金奖、南
粤百杰人才奖等。2015 年当
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过去会因为我
仅仅是一个漫画作家，
而其 他人在 建造桥 梁
或者是治愈癌症，这让
我感到羞愧。然后我逐
步发现，娱乐是人们生
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如
果你 能够给 人带来 快
乐，你就在做一件对的
事情。”

这个带给全世界非
凡体验的超级大英雄斯
坦·李于 11 月 13 日去
世。斯坦·李是美式英
雄的代表，他改变了很
多人看待英雄的方式。

1961 年，他在搭档
漫画家杰克·科比的协
助下，创作了《神奇四
侠》《蜘蛛侠》《钢铁侠》

《雷神托尔》《绿巨人》
《X 战警》《奇异博士》
《超胆侠》 等不计其数
的漫画作品。

后来，这些广为流
传的漫画和超 级 英 雄
也多 被搬上 了好莱 坞
的大屏幕，并传到世界
各地。《蜘蛛侠》《X 战
警》《神奇四侠》《钢铁
侠》《美国队长》《雷神
托尔》《无敌浩克》《复
仇者联盟》《超凡蜘蛛
侠》《超能陆战队》，没
有一部不是影迷耳熟能
详的。

通过这些电影，观
众不难发现，斯坦·李
赋予了这些超级英雄更
多人性化的元素，他并
不掩盖英雄们性格上的
缺点，为的是让他们成
为有血有肉的人物。

斯坦·李的贡献不
止于此。

特 斯 拉 和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为了纪念
斯坦·李，在推文上写下———你为人
类创造的想象力和快乐将永存。

斯坦·李带给世界的并不只有动
人的英雄故事，以及愉悦的体验，还
有他对未来世界的无限构想。那些成
就英雄们的酷炫科技，在不远的将
来，也许同样能成就我们。

钢铁侠的人工智能管家贾维斯
贾维斯是钢铁侠的智能管家、超

智能软件，能独立思考，会帮助主人
处理各种事务，计算各种信息，钢铁
侠的机甲开发以及方舟反应炉的更
新都离不开它的协助。托尼·史塔克

（小罗伯特·唐尼饰）穿上盔甲时，它
还会自动进行虹膜扫描，以确保机甲
非外人侵入。

钢铁侠的战甲
这是一款使用新型纳米技术的

装甲，可防弹、承受爆炸等强大攻击。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其反重力装
置和飞行稳定器来加强飞行，是漫威
英雄中使用的最稳定和最快的装甲
之一。

美队之盾
一个由原始亚德曼金属制成的

盘状圆盾，具有完美的空气动力学特
征。它能以最小的风阻力在空气中
运动，并且能保证投掷路线不会偏
移。盾牌也有着超强韧性，加上它的
自然同心刚度，使其成为完美的投
掷物，与实心物体接触只会损失最
小的角动量。使用者通过长期训练
后，可以将盾牌抛出击穿目标，也可
以控制盾牌经过多点反弹后回到使
用者手中。

蚁人的皮姆粒子
皮姆粒子是在分离亚原子粒子

时发现的，会改变人体质量和身型大
小，并能透过此粒子来到微型宇宙，
或者其他肉眼看不见的空间。如果长
期暴露在皮姆粒子中，身体就会自然
生产出皮姆粒子。正是利用了皮姆粒
子，蚁人发明一套特别的战斗服，能
随意放大缩小。

天空母舰
它是“神盾局（S.H.I.E.L.D.）”组

织著名的战舰，最初作为该组织作战
指挥部，也是一艘海陆空三栖作战载
具。拥有作战指挥中心、监狱、武器
库、实验室、医务室等多个分区单元，
能持续做亚轨道飞行，能彻底隐身，
可以说是一座真正的超级移动堡垒。

（朱香）

银孟建民在工作中

孟
建
民
的
高
考
准
考
证

孟
建
民
在
南
京
工

学
院
时
的
学
生
证


